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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犹太复国主义

产生了三个主要流派：主流派、

修正派和宗教派。主流派以以色

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为代表，

以该国左翼政党为主要政治力

量。本·古里安不仅创立了现代

以色列国的基业，1948～1977

年他还连续统治以色列30年之

久。修正派则以梅纳赫姆·贝

京（1977～1983年任以色列总

理）为代表，其精神导师是泽耶

夫·亚博廷斯基，其政治力量的

主要体现是在上世纪70年代崛起

的右翼的利库德集团。若简要概

括以色列的政治史，可以说主流

派主导了该国自1948年建国以来

的前30年，1977～1996年是主流

派和修正派角力的20年，其后30

年该国则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修

正派（利库德集团及其分裂出去

的中右翼党派）主导。

主流派与修正派的主要分歧

主流派与修正派都传承了

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赫茨尔的精

神衣钵，它们对于建立世俗化、

民主化、现代化犹太国家的构想

没有根本不同，双方的主要分歧

在于对外部威胁的理解与应对策

略的选择上。所谓外部威胁主要

有二：一是有干预能力的外国势

力，二是本地阿拉伯人。具体到

以色列建国前的情况，就是怎样

应对英国托管当局和巴勒斯坦

人。主流派强调与英国政府合

作，与巴勒斯坦人和平相处，尽

一切可能通过和平手段建国；修

正派则强调武装斗争的不可替代

性，主张以游击队对抗英国军政

力量，同时对巴勒斯坦人采取

“以牙还牙”的暴力还击策略。

总体来说，主流派相信可以

在阿拉伯人中找到能和平共存的

伙伴。早在上世纪20年代，在位

于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建校后

不久，该校的左派教授们就组成

了一个政治组织，寻找阿拉伯人

中的合作伙伴。虽然该组织在百

般搜寻无果后无疾而终，且主流

派领导的以色列后来不得不卷入

多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但左派的

这种梦想始终没有绝迹。上世纪

90年代初，美国老布什政府力压

修正派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

米尔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

解）和谈，反复施压无效后，美

方绕过沙米尔，策动了联合政府

中的外长佩雷斯和国防部长拉宾

反水。不出意料，两位左派人士

的“和平伙伴梦”应声而起，最

终巴以于1993年开启了“以土地

换和平”的奥斯陆和平进程。

与此相反，修正派不相信

阿拉伯人中存在任何可靠的“和

平伙伴”，只相信通过暴力威慑

达成某种共存的平衡，他们认为

“阿拉伯人听得懂的唯一语言就

是武力”。这种“尚武精神”的

针对对象也包括任何敢于阻挡复

国大业的力量。1939年，为对

抗英国托管当局限制犹太移民的

措施，亚博廷斯基组织了一场数

万武装青年参加的反英大暴动，

若非当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

大战，“十月暴动”恐会彻底改

写巴勒斯坦的现代史。如今在以

色列流行的“（以色列）没有和

谈伙伴”的说法一半是事实，一

半是信仰。不过，修正派虽然强

硬，但并不教条，他们在具体事

务上会表现出相当的理性和弹

性，也能作出必要让步。这种弹

性来自于修正派对现代文明规则

的认可和坚守——无论怎样看待

阿拉伯人，修正派仍然承认阿拉

伯人在本地生存的权利，并愿意

在平等的基础上让阿拉伯人享有

充分平等的法律权利，实行充分

自治。因此，在从1978年开始

的中东和平进程中，两派在以色

列的四场“大撤退”里平分秋

色，各撤了两场。左派执行了

1993～1996年的加沙地带和约旦

河西岸撤退与2000年的黎巴嫩单

边撤退，右派执行了1978年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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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跳得出“永久战争”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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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营协议》导致的西奈半岛

大撤退和2005年的加沙地带单边

撤退。因此，从根本上说，犹太

复国主义主流派和修正派的和平

安全观没有本质区别，双方都强

调以色列安全的重要性，也都不

惜为此开战；双方也都愿在恰当

时机作出妥协，愿与阿拉伯人和

平共处。

以短板为跳板的宗教派

然而，上述两派都有传统

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大短板——无

法将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成果。

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也

即六日战争）可以说是以色列在

军事上取得胜利的顶峰，但面对

胜利后接手的大片领土（埃及西

奈半岛、叙利亚戈兰高地、约旦

河西岸、加沙等地）和大量阿拉

伯人口，以色列领导层却不知所

措，一方面是因为完全没有预

案；另一方面是因为犹太复国主

义的民族主义本质限制了其“政

治想象力”。1967～1996年，

以色列领导层在无休无止的争论

中始终没能为这些地区找到一个

有效的政治方案，结果这些地区

的阿拉伯人处于放任自流的自治

状态，为巴解组织的渗透与1987

年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的爆发

留下了充足空间。这种“缺乏政

治想象力”的状况在2023年10月

7日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中表

现得也很充分。无论是在加沙还

是在黎巴嫩，以军作战都“英勇

无敌”，但以色列始终没有解决

“打下来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传统犹太复国主义的这块

短板恰恰是犹太复国主义宗教派

近年来兴起的跳板。宗教派并非

传统犹太教复国思想的复刻，而

是从修正派中脱胎换骨衍生出来

的。这一派的创始人是以色列极

端民族主义者梅厄·卡汉，他原

本是亚博廷斯基的门徒，参加过

修正派的各种青年组织，后来自

立门庭，创建了宗教派的“卡汉

主义”。本质上，宗教派是犹太

教与修正派“尚武精神”的综合

体。这一派认为犹太教律法高于

世俗法律，所以犹太国应以律法

立国，同时因为律法规定了犹太

“圣地”的范围，所以禁止在土

地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与此同

时，宗教派认为实现这一切依赖

2025年2月3日，美国总统特

朗普的巨幅海报张挂在以色

列城市拉马特甘的高楼上。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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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暴力行动。在巴以问题上，宗

教派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粗暴：

打下“应许之地”（即巴勒斯坦

地区），建立犹太定居点，用各

种手段驱赶阿拉伯居民，最终实

现犹太人的完全统治。“卡汉主

义”在观念上与现代世界规则格

格不入，又在行动上偏激暴力，

卡汉创立的“保卫犹太人联盟”

也于1994年被美西方国家列为

“恐怖组织”。彼时在以色列，

主张“卡汉主义”的组织和政党

都被取缔，公开的卡汉主义者被

禁止参选公职。

然而，宗教派确实正视了

传统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缺陷并

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无论其

方案看起来是多么异想天开。其

结果就是以定居者为基础的宗教

派势力近年来在以色列政坛不但

屡禁不减，反而显著扩张，并在

2022年大选后首次入阁拿到两个

部长职位。虽然很多人认为这不

过是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政治危机下的应急之策，但在

新一轮巴以冲突中，这两位宗教

派部长（即国家安全部长本·格

维尔、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格

外活跃，其针对巴勒斯坦涉嫌种

族清洗的言行引发数轮舆论风

波，也招致众多谴责。很多以色

列人都将这两位部长当政治笑料

看待。不过，自今年1月25日以

来，当美国总统特朗普认真与多

国领导人讨论其“清空加沙”计

划——将加沙巴勒斯坦人迁移到

约旦、埃及乃至印度尼西亚，并

将这些想法公之于众之后，这些

人恐怕就很难再笑得出来了。即

使特朗普的想法完全不靠谱，但

这种想法被认真讨论的事实本

身，就表明其已不再是笑话。

“这就是一场永久战争”？

不过，即使以色列人完全

放任自己的想象，幻想有一天阿

拉伯人会被完全驱赶出“应许

之地”，以色列仍然无法获得安

全。巴勒斯坦人走了后，又该如

何应对周边阿拉伯国家？以色列

如何保证这些邻国不会在一夜之

间翻脸，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

这个问题大概揭示了犹太复国主

义三派的共同缺陷：将巴以冲突

仅看作是一个地区问题，而忽略

了全球博弈的大背景。以色列所

在地区千百年来战乱频仍、“大

戏连台”的根本原因并非是本地

人特别爱好暴力，而是因为此地

历来是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巴

以冲突本质上是全球冲突的一个

缩影，只要有一个外来势力在此

挑起冲突，所有寻求和平的努力

都会付之东流。

因此，必须着眼于一个更大

的框架来思考解决巴以冲突的路

径。在这方面，2020年阿联酋、

巴林等四国与以色列签署的《亚

伯拉罕协议》或许是一个可行的

尝试，因其本质是不在“土地问

题”“难民问题”等一系列剪不

断、理还乱的枝节纠缠中浪费时

间和资源，而是致力于打造一个

能建立互信、共同繁荣的阿以共

存框架，建立起本地区的规则和

秩序。这样一个框架具有更强韧

性抗击外力，在理论上可以不断

扩展，最后将巴勒斯坦人包容进

来。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这个

初始框架在某种程度上经受住了

考验，但未来其能否扩展并最终

带来和平，仍是一个未知数。

卡汉曾被一名记者诘问，指

责其“应许之地”的梦想会让以

色列陷入“永久战争”，卡汉回

答称：“这就是一场永久战争，

跟卡汉存在与否没关系。”笔者

每年开古汉语课时，必定带学生

读《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

安乐”。孟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

丛林时代，弱肉强食几乎是当时

国家间唯一的“游戏规则”，因

此，保持警醒对一国的存亡至关

重要。一个国家身处忧患之中并

不可怕，身处安乐之中更是梦寐

以求，但可怕的是身处忧患却误

认为安乐，大难临头而不自知。

以色列先进的科技水平和强大的

军事力量往往给该国人“身处

安乐”的错觉，忘记了丛林中的

危险。1973年10月6日（即第四

次中东战争）的灾难源于这种错

觉，2023年10月7日的灾难也源

于这种错觉。因此，直到真正实

现和平的那一天，卡汉“永久战

争”的警告和孟子“生于忧患”

的训诫对以色列人来说都应该是

有效的。

（作者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

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


